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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民俗学这门学科冷落了多年，现在又逐渐兴旺起来，这实
在是一件幸事。现在这部《中国民俗和民俗学》即将和读者见

面了，我借此机会写下一点感想，交代一下这书的缘起，权当

作序。

    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而有生活就有民

俗。因而作为生活中的人，都离不开民俗的海洋。过去的人们有

过去的习俗，现在的人们也有现在的习俗。在人类历史的长河

中，各个历史时代民俗的状况和发展演变，何尝不是一部反映

文化传承的历史?古代有采风问俗之举，用以体察时政，今天

我们也常讲移风易俗，使风俗之改革有助于社会丰义精神文明

的建设。然而民俗是什么?怎样认识这些民俗现象?它在我国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中占有什么位置?它在历史上是怎样发展

演变的?我国有哪些主要的民俗?它们产生的思想基础和发展

变化的条件是什么?前人在记录和研究民俗方面都做了哪些工

作?在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又怎样成为一门学问，它在人文科

学中具有什么地位?我们今天怎样对民俗进行调查和研究?民

俗应当怎样改革?如此等等，却是人们不大去深愚的。因而遇

到一些民俗现象往往生出许多疑惑，甚至觉得它不可理解，与

此同时，也还有一种看法，简单地认为民俗尽是封建迷信，历

史的渣滓，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也根本不值得研究。因而一提

民借，便在心里有一种反感， “四旧”的观念马上盈于脑际。



这些着法的存在，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对民俗还缺乏了解，因而也就不能从清理我国各民族

文化遗产的角度去关心它，探讨它，使它经过清理和研究，为

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文化建设服务。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发生发展乃至消亡的规律。民俗现象

和民俗活动也是如此，它并不因为我们不屑去理它，就自然消

失，相反地，它渗透在各种生活中，对人们的生活具有不容低

人

而

估的影响。人们在穷困时借助民俗表达他们的希望和要求，

们在走向富裕道路时更要借助民俗表达他们的喜悦与欢乐。

在落后意识没有消除以前，一些旧俗乃至陋俗还在缠着人们的

腿脚。因而现实生活又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因势利导，发扬和继

承良俗，逐步改革陋俗的间题。这就使我们不仅要全面了解这

些习俗，而且要从实用于社会的角度，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角
度，探讨发展或改革民俗的方向。

    除此之外，民俗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在世界现代人

文科学中已经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它和人类学、民族学、社

会学及历史学、语言学等互相联系而又各自按着独立的方向发

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一批专门的学者对它进行研究，而且
成果是很卓著的。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各种传承民俗文

化极其丰富，在历史上曾经引起不少文人、学者的注意，并且
对它进行了大量的记载和可贵的探索。在“五四”以后的数十

年中，它更成为一门“显学”，在一些高等学府、研究部门和
学术团体中，得到广泛的研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并没有

得到高度的发展，而且还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这就使我们

落后了一大步，因而推迟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俗学学科的建

设一。

    近几年来，。民俗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复兴的局瓦



大家月益感到它在人民生活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重要
性，在学术界更有重建这门学科的迫切感。从中央到各省区，

一些高等院校，都建立了这方面的研究机构，大批有志于民俗

研究的人在进行各地民俗的考察，有的举行民俗学学术年会，

有的举办民俗学讲习班，有的文科院校已开设民俗学课程或准

备开设。我正是在这种形势的感召下，带着重建民俗学的心情

来考虑和认识各种民俗间题的。

    我是一个民间文学工作者，近些年来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民

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上。我虽然从1953年做研究生起，就在著

名民俗学家和民间文学研究家钟敬文教授指导下进行学习，但

是对民俗学并没有怎样特别去关注。而且有一个时期，由于受

了极“左”思潮的影响，还把它看做是外来的资产阶级的科

学，对于它之受冷落也觉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搜集调查和

研究民间文学中间，又处处碰到各种复杂的民俗现象，即使是

整理一篇作品或研究某一方面的题目，集拢某一项资料，也都

会看到其中反映出来的民俗内容和民俗观念。至于那些直接用

于民俗活动中的各种仪式歌、礼俗歌、祈攘歌等，更几乎与民

俗活动成为一体，因此，研究民间文学而不同时研究民俗，就

有很大的困难，路子也会越来越狭窄。基于这种感受，我对于

各种民俗现象和有关资料便也经常给予注意，对过去民俗学的

研究及其成果，也尽可能进行了解。开始时是从我青少年时就

熟悉的家乡— 东北进行回忆与调查，其次是注意我生活和工

作三十余年的北京，诸如过去北京的天桥、鼓楼后街、顺城
街、皇城根等以及厂甸、白塔寺、护国寺、雍和一宫等，凡有说

唱、唱小戏、杂货集、庙市、书肆、花会、小吃、叫卖、商铺

等的集中区和有民俗活动的地方，都是我涉足之地。我没有集

中精力系统的调查，但我却有一个留心观察的习惯，从这里得



益不少。后来到各地进行民间文学调查与搜集时，也总是把这

个留心观察的习惯带进去。如去东北的吉林、辽宁，去内蒙的

大青山、伊盟、麦得召;去河北的琢县、井径、平山、保定、

沙城、怀来;去江浙的苏、杭、扬州、上海、常熟、宁波、绍

兴;去安徽的安庆、潜山、蚌埠、合肥、毫县、蒙城;去云南

的大理、洱源、宝山;去贵州的贵阳，去广西的柳州、桂林、

南宁、大苗山;去山西的汉水、交城;去陕西的榆林、延安、

西安，还有北京附近的平谷、丰台、通县、昌平、门头沟等

等，都做过这个方面的“有心人”。近几年来，民俗学出现新

崛起的趋势之后，参加这方面的会议多了起来，并在顾领刚、

钟敬文、白寿彝、杨成志、杨荃、马学良、罗致平等七教授所

提出的《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的影响下，越

来越多地考虑了民俗学的问题‘中国民俗学会在中央领粤同志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部门的关怀与支持下，在北京成立

以后，我在钟敬文、马学良等领导人的选派下，参加了这个学

会的工作。从此，探索民俗学、开展民间文学工作，吏成为贵
无旁贷的事了。经过这段过程的酝酿以及重新学习和摸索，在

我的脑中，许多民俗现象和民俗学中的间题，仿佛都活了，并

遂渐串了起来。但此时还只是出子一种工作的需要，除在所撰

写的民间文学论文中兼及民俗进行论述外，还没有敢动写这方

面的专著的念头。我所想的是在近几年内把我已出版的《歌谣

小史》改写成一部象样一点的《中国歌谣史》。

    i9$2年秋，参加浙江省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以后，我的想法

有了一个转变。当时浙江省的民俗学会成立会是和李术年会一

起进行的。其中的论文，有一半以上是探讨民俗的。在会议期

间，由中国民俗学会筹委会钟敬文先生和浙江民俗学会的负责

人于彤同志，联合召开了民俗学工作座谈会。大家在谈论如介



发援我国民俗学事业之外，还提到知识武装、理论武装和培养

队伍的问题，对当前我国缺乏民俗学的专门著作及理论参考书

很有感慨，尤其是没有专门谈中国民俗的书籍。不少同志认

为，这是目前普及民俗学、宣传民俗学和建设民俗学急需解决

的一个间题。我开始动心了。我想，在民俗学要复兴要前进的

今天，这种反映和要求，恐怕不是浙江一地，它有相当的代表

性。再细，了解，不仅搞民俗工作的有这个反映和要求，而且

搞文化工作的、搞文物和寺庙管理的、搞民间文学的，以军搞

历史、民族、语言、宗教的同志也都有此感，都认为民俗学已

多年不为人所知，既要复兴，便要重新普及，重新宣传，重新

建立它的理论体系，而且哪怕内部印一本知识性的东西也是需

要的。于是，一种责任感冲击着我，我想应该写一本这样的小册

子，以便各地在办这种讲习班时参考使用，如同我那本《民间

义学基本知识》一样，能在全.国范围内作为一种启蒙书，以一逐

步普及知识，扩大这个队伍。但是这种书籍既是急需，‘撰写就

褥篆快，就得调整一下其他的写作计划，给它让路，这又使我

踌躇了。我觉得我目前的工作情况，实在难于这样做，而I就

我的知识准备来说，这么急促，也实难搞得好。可是，当我把

这个想扶谈给季沉、刘耀林、穆垣、杨景震等热心于民俗学工

作的同志时，却意外地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而且嘱我~定
要写，说这是‘“功德无量”的。后来，我的老师钟敬文先生知

道了此事，他也觉得能这样作，当然是一大好事，并要求我若

写这本书，务能从中国情况出发，不要象三十年代那样去抄外

国。我也觉得，应该先从清理我国的民俗入手，从中提出一些

自已的东西来，哪怕是初步的，它的意义也是不同寻常的。生

产建设要走我们自己的路，民俗学建设也要走我们自己的路。

就这样，在我投有离开杭州之前，全书的大纲已姆孕于胸中，



并出示给有关同志征求意见，作了初步的修改。而浙江人民出

版社也表示愿意承担这本书的出版。从此，我便背上了这个包

袱。

    我当时的目标，还只是一本通俗的普及理论读物。吧谁知当

我真正走进我国民俗学这个广阔的海洋之后，却不能自拔。它

的门类是如此之广，厉史是如此之长，可探索的问题是如此之

多。我原来的设想，已经远远不够了。开始写时，还守着我那

既定的框框，可是一写起来便一发而不可收，只好索性撒开来

一古脑儿铺下去，除了横的系统论述其性质、特点、范围、卜产

生基础、良俗和陋俗、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等之外，还着重

探讨了民俗学纵的方面，除民俗之从古至今的发展史外，还写

到了它的记录史、研究史乃至民俗之改革及调查研究之方法，’

成为一部把民俗学概论和民俗学史融为一炉的书。在材料引述

上，也注意充分运用今人的调查研究成果，尽量使之丰富具

体。我想，这样，即使我的探索和论述有所不足，或失之谬

误，广大的读者也不会是无所收获的。他们将会通过这些纵横

交错的多角度的阐述对中国民俗增加了解，增长知识，得到启
示。这对我自己当然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和提高。规在的结

构，已经大大地打破了原来的提纲，超出了基本知识的范围，

加强了研兔性、资料性，减弱了普及性和通俗性。但即使如
此，我依然觉得还有许多言有未尽之处，并未能尽善尽美。现

在书稿写成，回想起来，实有并未能达到理想要求之遗憾。于

心稍慰的是，它能在我国民俗学重建之时，填补一下中国民俗

研究的空白。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钟敬文先生在本书的审阅过程中曾
给予多次指点与提示，在稿本将要付梓时，还为本书提了签0

更要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热情承担这本书的出版及审阅稿件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予以的具体帮助。

    此外，首都博物馆、《人民中国》杂志社、工艺美术学会

以及路工同志、王树村同志、周华斌同志、金宝忱同志等，还

为本书提供了彩画、照片、插图等，在此也一并致谢。

                                          作 者

                                  1984年12月于北京



导 论

    民俗学是怎样一门学科

    民俗学是人文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从世界范围来着，

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于十九世纪中叶，比人类学、民族

学等要晚一些。在民俗学没有形成独立学科以前，人类学者和

民族学者，都把民俗学的研究包括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内。至

今，有些国家民俗学仍隶属子人类学或民族学之中，这种情况

说明，在历史上民俗学与人类学、民族学曾是一体的。而它独

立出来的这~事实，则又说明它具有不同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

研究对象。

    关于人类学，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曾下过一个定义，

即 “人类学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包含人

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应

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换言之，人类学便是一部 ‘人类 自然

史，，包括史前时代与有史时代，以及野蛮民族与文明民族之

研究，但其重点系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①这里的，’J合炙反

应”就包括迷信、魔术、神话、宗教、知识、美的观念等。子

是人类学便有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不同。体质人类学义

称为自然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又称为社会人类学。而社会人类

    ①林惠祥:《人类学总论》，载《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3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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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既与民族学相通，文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交叉。但人类学所

研究的人类文化主要是人类原始时代或不开化民族中的文化。

如原始的住所、服饰、饮食、畜牧、狩猎、种植、采集等的原

始物质文化，家族、氏族、部落等原始社会组织，以及原始宗

教、原始艺术和原始语言文学等的原始精神文化。从这些方面来

看，文化人类学这一部分倒与民俗学中的史前民俗及古代民俗

相一致了。但正如林惠祥先生所说的，人类学研究的重点是人

类的史前时代与不开化民族，探求的是人类和文化的根源。而

民俗学的研究却既不局限于史前时代和不开化民族，也不是只

研究人类初期的一般文化现象。它所研究的是一个国家或民

族，包括史前时代、有史时代以至现代的各历史时期的民族民

俗的传承文化现象。

    民族学与民俗学的关系也很密切。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

究民族的科学。我国民族学家杨笙先生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

观点，民族学应当是研究当代各个具体民族发展规律的学科。它

包括民族的起源、发展、迁徙、地理分布、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

的特征等等”①。而这里所指的民族又是广义的民族，“既不是

象恩格斯所说的，从部落发展而成的民族，也不是象斯大林所

说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形成的民族，而是将原始民族也

包括在内的广义的民族，即包括氏族、部落、部族、资本主义

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五个模式或五个发展阶段，”这样，民族

学的研究范围要比民俗学广阔得多，它们的着眼点也不尽相

同，民俗学在开始阶段，是从人民的智慧、语言、信仰和艺术

创造方面入手的。后来扩大到祭祀仪礼、岁时风俗、衣食住

行、社团组织、民间技艺、游艺、贸易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凡

①杨塑:《民俗学和民族学》，载《民族团结)> 1983年第3期。



是各族人民民间生活、文化中具有传承性的意识形态、习俗惯

例，无不是民俗学研究的内容。民俗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研究

以各族人民风俗习惯为主的传承文化现象的性质、状况、特

点，揭示它的发生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这些传承文化现象，

对整个民族来说，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因此，杨堑先生曾就这

两门学科的联系与区别论述道:“若从民族学的观点看，民俗

学乃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若从民俗学的角度去看，它不仅研

究文明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文化，同样也研究落后民族的生

活与文化，由此可见，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交错的，比较

难于划分的。”①

    此外，社会学与民俗学也存在交叉关系。从总的方面看，·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以及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学

科，其研究领域比民族学更为广阔。其中，社会组织、家族、

杜群、职业、宗教、婚姻、社会教化、风俗习惯、都市、乡

村、商业、农业、工艺等都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密切有关。社

会学对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社会变迁等的研究，

为研究民俗事象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社会性提供了条件。但社

会学的范围只限于文明社会的结构，它研究的重点不是文化传

承，而是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不过，按法国学者山狄夫对

民俗学的分类(甲、物质生活，乙、精神生活，丙、社会生

活)来看，民俗学中至少有两大方面和社会学有交叉。山狄夫

的“物质生活”包括经济的物质(土地一或城市、食料、居住

等)，生存的方法(劳动)及营利与财富。其 “社会生活”除

血缘关系、地缘共同体外，还有经济的、政治的、竞技的等特

殊联盟，都比较广泛的注意了一般社会事象，而且眼光比较注

①同前。



童现在。这就和社会学更加接近。

    由此可以看出，民俗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均有较

密切j的关系，但并不隶属于其中的任何一门，它有着自己独特

的学科体系和研究对象。它的研究对象是存在于一个国家或民

族中在历史上形成的为人民所创造和享用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

化中带有传承性的行为、意识及语言现象。民俗学始终把民族

生活中人们的风俗习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侧重于各种民俗

心理和愤习的研究。其空间范围，从一个国家或民族到各个国

家或民族的传承文化都包括在内。前者属于民族民俗学范围，

后者属于比较民俗学范围。其时间范围，包括史前时代，有史

时代，以至现代的各历史对期的民族民俗传承文化现象，所以

它是近代人文科学中一门独立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不是如

社会学那样去揭示存在于人类文明历史阶段的各种社会结构、

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过程，而是研究存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各

种社会形态.结构里，足以影响和约束人们的传承习惯力L 民

俗学的独立意义不在于通过史前时期与野蛮民族去探求人类和

文化的根源，探讨整个人类文化现象，而是探求存在于一个国

家或民族中的具体的传承文化。它在时间上，包括史前时代，

但不限于史前时代，可以一直到近代和现当代。正因为如此，

所级它便获得了学科的独立性。

    这里强调民俗学的学科独立性，在于说毋民俗学发展到今

天，已经自成体系。但这并不是说它和其他相邻近的学科已经

毫无干系，恰恰相反，它们之间的联系，不仅依然存在，而且

往往相互作用。从历史上看，民族学也好，社会学也好，人类

学也好，对民俗学的成长与发展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正因为

这些学科的建立和迅速发展，才有可能使民俗学独立出来，并

获得生长的条件。如，民族学对世界民族的广泛研究，开拓了



比较民俗学的道路。社会学对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功

能、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等的研究，为理解民俗事象产生的社

会原因提供了条件。人类学所研究的人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

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理反应、原始文化信仰等，不仅

对民族学极其重要，对民俗学的建设也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文

化人类学所探讨的原始社会组织、原始宗教、原始艺术和语言

文字等对考察原始民俗更是不可缺少的资料。随着人文科学的

发展，学科越来越细，并且不断派生和分立出许多新的学科，

这本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现象。但是分工越细，彼此交叉和互相

拉扯的现象也就越不可免。然而这种交叉也正可使各种学科的

发展得到互相促进和借鉴。同样，民俗学本身的发展，也必然

会大大有助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心

理学、教育学、文艺学、语言学等的研究。因此，对于民俗

学，既要看到它是具有独立研究对象的学科，又不能把它看作

是孤立的单纯的学科。

    国外民俗学研究概况及民俗学在我国的发展过程

    (一)各国民俗学研究发展概述

    民俗学目前在世界上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但各国所

走的发展路子并不相同。

    从世界范围来看，最早建立民俗学的是英国。“民俗学”

(Folklore)这个称谓就是英国的汤姆士在1864年提出的。英国

民俗学会成立于1878年，曾出版《民俗学报》( 1883年更名

为《民俗学学报》);1890年创办《民俗学》杂志。在民俗学研究

中，出现了弗雷泽、泰勒等重要的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泰勒

从原始遗留物的观点出发研究古代文化现象，弗雷泽则在《金

校》一书中1，从原始的灵魂观、动物祟拜及对太阳和雨的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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